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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视域下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动机
研究

∗

耿瑞利　 申　 静

摘　 要　 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知识共享的重要渠道。 来自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个体在认知、态度、信念和价值

观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影响其知识共享行为及动机。 本文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构建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

行为动机模型，包括愉悦感、知识自我效能、利他、知识成就感四个内在动机，以及学习、社交结果期望两个外在动

机。 在不同文化视域下，通过调查问卷法采集中国、美国和印度三个国家的 ５３０ 份样本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

分析数据并检验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国家社交网络用户的知识共享意愿都显著正向影响其知识共享行为，
利他和社交结果期望是最重要的两个动机，知识成就感对其知识共享意愿无影响；其他动机则受到国别的调节，
如愉悦感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美国用户的知识共享意愿，知识自我效能显著正向影响美国、印度用户的知识共享

意愿，学习动机仅与中国用户的知识共享意愿显著正相关。 对于知识管理者或社交网络开发者来说，鼓励用户参

与知识共享活动首先要激发其行为意愿，依据关键行为动机及对共享意愿的作用程度，并结合用户的国别特征，
制定差异化的激励机制。 图 ２。 表 ７。 参考文献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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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ｆ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ｏｃｉ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ｕｓｅｒ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ｆ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ｕｓ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ｋｅ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ＮＳ ｕｓｅｒｓ．
Ａ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ＮＳ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ｒ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ａｄｅ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ａｍｅｌｙ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ＮＳ． ２ ｆｉｇｓ． ７ ｔａｂｓ． ９４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ＮＳ．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０　 引言

Ｗｅｂ２􀆰 ０ 时代，社交网络（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ＳＮＳ）利用数字与网络技术，为个体与群体

提供高度互动的平台，使得人们可随时随地交

流各种 信 息。 以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交网络风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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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世界各地的用户逐渐融入社交网络这一

大的互联网生态。 与朋友互动，了解新闻热点

和感兴趣的内容，获取与共享知识，成为人们参

与社交网络的主要目的。 社交网络的社会化大

众参与方式促使知识汇聚和流动，用户创建并传

播的知识、想法、意见、经验、观点等，源源不断地

为互联网注入高质量内容，帮助知识搜寻者快速

有效地找到问题答案，促进知识的创造和交换。
社交网络上各种内容的发布与传播是一种典型

的知识共享行为［１］ 。 社交网络已成为人们知识

共享的重要渠道，也为学术界分析用户信息行为

及规律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
动机一直是信息行为领域的重要研究内

容，因为动机是决定、影响行为的至关重要的因

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文化研究越来

越受关注。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认知、
态度、信念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影响

各自的行为方式，也对行为动机产生差异化影

响。 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用户内在因素，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２］ 。 中

国和美国分别代表典型的东方和西方文化，二
者显著的文化特征差异将对社交网络用户的知

识共享行为及动机产生影响。 印度为亚洲国

家，虽具有东方文化特征，但其主要的社交网络

平台与美国用户使用的社交网络平台大多相

同。 因此，本文选取中国、美国、印度三个国家

的社交网络用户为研究对象，将知识共享行为

置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加以考量，分析其

知识共享行为及动机的差异，揭示国别特征对

动机的调节作用，并探讨引起差异及调节作用

的原因。

１　 文献回顾

对知识共享行为动机的研究主要涉及社会

学、心理学、管理学、图书情报学等多学科领域，
聚焦在行为动机的识别与测量，如声誉［３－４］ 、信
任［５－６］ 、承诺［７－８］ 、互惠［９－１０］ 、自我效能［１１－１２］ 、结
果期望［１３－１４］ 、 认同感［１５］ 、 自我提 升［１６－１７］ 、 愉

悦［１８］ 、主观规范［１９］ 、外在报酬［２０］ 、利他［２１－２２］ 等

动机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知识共享的态度或意

愿，进而影响知识共享行为。 个体的知识共享

动机也会因背景特征（如年龄、性别、网龄、教育

程度、职业等）和个体特征（人格、学习的渴望、
同情、社会价值观） 而有所差异［２３－２４］ ；技术环

境［２５］ 、知识类型［２６］ 对知识共享动机存在调节作

用。 虽然学术界对知识共享行为动机已有研

究，但大多聚焦在对企业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

讨论［２７－２８］ 。 然而，企业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与

社交网络用户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共享行为存在

较大差异［１］ 。 即便是对社交网络的研究，目前

仍集中于在线虚拟社区［２９－３０］ ，反映某个单一文

化背景用户的行为特征或动机。 对新型社交网

络用户行为的研究，主要关注用户表达［３１］ 、信息

暴露［３２］ 、新闻分享［３３］ 、在线社交［３４］ 等方面，涉
及知识共享行为动机的研究仍然较少。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用户存在文化倾向

差异，这种差异会对用户信息行为方式产生影

响。 例如，韩国和美国学生参与社交网络的信

息交流方式、行为目的存在明显不同［３５－３６］ ；美国

和乌克兰 Ｔｗｉｔｔｅｒ 用户使用意愿有着明显差

异［３７］ ；不同民族后裔的美国人，其文化差异影响

社交网络用户交流、个体表达的方式［３８］ ；中国人

人网用户和美国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户在社交网络个人

主页上发布不同类型的图片［３９］ 。 中美两国用户

的网络搜索内容有较大差别，两国网络用户使

用手机上网的行为方式也存在差异［４０］ 。 这些研

究使我们认识到，来自不同地域用户的价值观、
文化背景等因素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其知识共

享行为。
目前有关不同文化视域下知识共享动机的

对比研究不多。 Ｗｅｉ 等人研究企业员工知识共

享态度，认为中国人将知识共享作为实现和谐

关系的手段，而美国人参与知识共享是为了展

示个人价值［４１］ ；Ｚｈａｎｇ 等人对某知识管理系统

中来自北京、香港、荷兰的大学生用户对比发

现，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对用户知识共享行为

有直接影响［４２］ 。 可以看出，目前还没有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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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研究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动机，也
未能阐释文化社会背景是如何影响其知识共享

行为动机的。 本文遵循不同文化视域研究规

范———对两个及以上的文化之间某个变量的水

平或者是变量之间关系进行比较［４３］ ，选取中国、
美国和印度三个具有显著文化差异的国家，从
“量”的角度梳理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动

机有哪些，并从“质”的角度分析这些动机对知

识共享行为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从“文化”视域

解释国别特征对于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

动机的调节作用。

２　 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

２．１　 知识共享意愿

意愿是个体想要采取某一特定行为之行动

倾向，也就是指行为选择之决定过程中，所引导

而产生是否要采取此行为的某种程度表达，因
此行为意愿是任何行为表现的必需过程，是行

为显现前的决定［４４］ 。 行为意愿是最有影响力的

行为预测指标，毕竟，人们总是想做他们有意向

且愿意做的事情［４５］ 。 相关研究显示，知识共享

行为意愿与知识共享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

系，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群组用户知识共享意愿越大，其
实际共享行为就越频繁［４６］ ；博客用户行为意愿

能够预测其实际知识共享行为的程度［８］ ；中文

虚拟社区用户知识共享意愿显著影响其持续性

知识共享行为［４７］ 。 因此，可以认为，不同文化社

会环境下的社交网络用户的行为意愿都将直接

影响其知识共享行为，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１ａ：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意愿

显著正向影响其知识共享行为；
假设 Ｈ１ｂ：美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意愿

显著正向影响其知识共享行为；
假设 Ｈ１ｃ：印度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意愿

显著正向影响其知识共享行为。

２．２　 知识共享动机

动机是由一种目标或对象所引导、激发和

维持的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
是行为意愿产生的基础。 从信息行为学领域来

看，动机被理解为一个因素问题，即什么因素会

导致、抑制或阻止各种行为，影响可观察行为的

类型、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等变量［４８］ 。 自我决

定理论（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ＳＤＴ） ［４９］ 是最

近四十年来最为完善、得到实证支持最多的动

机理论［５０］ ，它基于引发行为的不同原因将动机

划分为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两种类型，这也是

动机研究中被普遍认可的基本分类方式。 本研

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梳理分析社交网络用户知

识共享行为动机。
２．２．１　 内在动机

（１）愉悦感。 愉悦感是指从事某项活动时

自身所感知到的愉悦，与活动预期绩效结果无

关［５１］ 。 它包括从行为实施过程中获得的快乐与

满足感。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愉悦感是自我激

励的重要内在因素，它使人们在做某些行动时

感受到快乐和热情，即便没有获得外部或有形

报酬［４９］ 。 在网络虚拟社区的知识共享行为中，
愉悦感被认为是关键的内在动机［５２－５３］ ，在博客

用户的知识共享行为动机中，愉悦感被认为具

有最显著的影响，因为用户在撰写博客的行为

过程中产生了乐趣［５４］ 。 愉悦感也会影响社交网

络用户的信息共享与社交媒体的使用经验［５５］ 。
对于社交网络用户，感知到的愉悦感越强烈，其
知识共享意愿就越大，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２ａ：愉悦感对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

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２ｂ：愉悦感对美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

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２ｃ：愉悦感对印度社交网络用户知识

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２）知识自我效能。 知识自我效能是指人

们对自己能提供给他人有价值知识的能力的信

心程度［５６］ 。 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具有高水平知

识自我效能的人会认为知识共享很容易，尤其

是共享自己非常熟悉的知识时［５７］ ；通过知识共

享解决他人提出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具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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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时，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信心并提高知识自

我效能［５６］ ；具有高水平知识自我效能的个体具

有强大的自我激励能力［５２］ ，从而对知识共享形

成更积极的态度和意愿［５８］ 。 因此，我们假设：
假设 Ｈ３ａ：知识自我效能对中国社交网络用

户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３ｂ：知识自我效能对美国社交网络用

户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３ｃ：知识自我效能对印度社交网络用

户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３）利他。 利他是个人在改善他人福利时

体现的社会责任和使命［５］ 。 利他是一种自我实

现的态度，促进个体参与行为活动［５７］ 。 拥有利

他观念的人认为自愿帮助别人的做法是正确

的［５９］ ；在享受帮助别人时，对于将自己的知识共

享给他人有积极的态度［６０］ 。 相关研究表明，拥
有利他观念的人们更愿意利用互联网分享知

识［２６，５６］ ；利他是人们在虚拟网络上进行知识共

享最有影响力的动机［２１］ 。 社交网络用户进行知

识共享时，会认为这是对他人有利的行为，据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４ａ：利他对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

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４ｂ：利他对美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

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４ｃ：利他对印度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

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４）知识成就感。 个体是有着特定“需求”

的，他们沟通交流的媒介渠道选择是其特定需

求得到“满足” 的过程［６１］ 。 用户选择社交网络

作为知识分享的渠道，其行为本身即是特定动

机得到满足的过程。 个体参与知识共享活动，
会被行为本身带来的成就感所驱动，感知到自

己的知识是有价值的，并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

成就感。 研究发现，知识成就感是维基百科用

户贡献知识的重要内在动机［６２］ 。 因此，我们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 Ｈ５ａ：知识成就感对中国社交网络用户

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５ｂ：知识成就感对美国社交网络用户

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５ｃ：知识成就感对印度社交网络用户

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２．２．２　 外在动机

（１）学习。 人们参与社交活动分享观点和

思想，能够由此促进学习［６３］ 。 社交网络用户通

过向别人分享知识，能够维持和加深自身对知

识的理解［６０］ 。 研究表明，学习是个人参与知识

共享的重要动机，因为知识共享的过程需要分

享者进行思考，才能有效地参与到知识的交流

与讨论中，知识共享者还可能是为了获取最新

的观点及创新的思想［６４］ 。 学习是大学生利用社

交网络进行知识分享的动机之一，且能产生积

极的学习绩效［６５］ 。 学习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它
使人们能够积极参与社交网络中的各种活

动［６０，６６－６７］ 。 社交网络用户可能希望通过互相交

换知识向他人学习，并希望以此获得他们感兴

趣的内容［２１］ 。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学习是可以

内化的外在动机，将外在的力量转化为个体的

内在需要。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６ａ：学习对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

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６ｂ：学习对美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

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６ｃ：学习对印度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

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２）社交结果期望。 结果期望经常被用作

解释人们为什么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参与到自

愿性的行为中。 当人们预期某个行为能够产生

积极有价值的结果时，更愿意参与其中［６８］ 。 知

识共享的结果期望通常包括社交性与物质性。
例如，外部激励（如金钱）能正向促进组织内部

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６９］ 。 然而，社交网络环境

下大多不存在外部物质激励，对社交认知的渴

望是重要的行为动机［１］ 。 相关研究表明，对构

建专家声誉的渴望是用户在虚拟论坛上共享知

识的重要动机［５７］ ，当用户认为知识共享能帮助

获取职业声望时，会增加其行为意愿［７０］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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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Ｈ７ａ：社交结果期望对中国社交网络用

户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７ｂ：社交结果期望对美国社交网络用

户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 Ｈ７ｃ：社交结果期望对印度社交网络用

户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本文依据自我决定理论梳理分析了

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的关键内在和外在

动机，将各动机作为自变量，知识共享意愿作为

中介变量，知识共享行为作为因变量，国别作为

调节变量，绘制研究模型，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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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动机模型

３　 研究设计及数据采集

３．１　 焦点小组访谈

选择 ７ 位汉语为母语、４ 名英语为母语的用

户，分别以焦点小组形式进行访谈，这些用户均

在最近三个月内经常使用社交网络进行知识共

享。 首先请被访谈者列举知识共享经常使用到

的社交应用平台或网站，然后列举从事过哪些

知识共享行为或活动，最后简要描述为什么愿

意在社交网络上进行知识共享。
根据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最新的社交网络

使用排名［７１］ ，ＣＮＮＩＣ 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中国社交

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 ［７２］ ，结合访谈结果，明

确了社交网络用户共享知识经常使用的应用平

台。 根据对访谈结果的归纳分析，社交网络用

户知识共享行为主要包括发布原创内容，对某

些新闻、内容或知识进行评论或参与讨论，转
发分享有价值的内容，上传文档材料等四种

类型。

３．２　 问卷设计

为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定量检验，设计

了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动机调查问卷。
部分测量因子改编自已有研究成果，部分测量

因子源自焦点小组访谈结果。 问卷包括两部

分，第一部分涵盖人口学统计特征、社交网络使

用习惯、知识共享行为类型。 要求被调查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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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知识共享行为类型分别赋予相应的频率

（每小时几次、每天几次、每月几次、很少、从

不），该频率将转换为数值变量，以测量用户的

知识共享行为发生程度。 设置筛选项“在最近

三个月内是否利用社交网络进行过知识共享”，

不符合筛选条件者则自动视为无效问卷。 问卷

第二部分为知识共享动机及意愿的测量，包括 ６
个动机变量和 １ 个意愿变量，共计 ２２ 个测量因

子，均采用李克特 ７ 级量表形式，相应的变量及

测量因子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动机及意愿变量、测量因子

变量 因子 问项 参考来源

愉悦感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ＰＥ）

ＰＥ１
我喜欢通过社交网络进行知识分享

Ｉ ｌｉｋ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ＳＮＳ

ＰＥ２
分享的过程是令人愉悦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ｅｎｊｏｙａｂｌｅ

ＰＥ３
我享受分享的体验

Ｉ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ｗｈｉｌ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ＳＮＳ

改编自 Ｈｓｕ ＆
Ｌｉｎ（２００８） ［７３］

知识自我效能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ＫＥ）

ＫＥ１
我拥有可分享的技能、经验、观点和见解

Ｉ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ＫＥ２
我相信能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Ｉ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ｙ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Ｅ３

我自信有能力对社交网络上的问题或内容进行回答、回应

或评论

Ｉ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ｇｉｖｉｎｇ ａｄｖｉｃｅ ｏｒ ｐｒｏ⁃
ｖｉ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ＮＳ

改编自 Ｃｈｅｎ ＆
Ｈｕｎｇ（２０１０）［７４］

利他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ＡＬ）

ＡＬ１
我愿意通过分享去帮助别人

Ｉ ａｍ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ｈｅｌｐ ｏｔｈｅｒｓ ｏｎ ＳＮＳ

ＡＬ２
能够通过社交网络分享知识帮助他人的感觉很棒

Ｉｔ ｆｅｅｌｓ ｇｏｏｄ ｔｏ ｈｅｌｐ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ＳＮＳ

ＡＬ３
我分享的内容可能会帮助到某人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Ｉ ｓｈａｒｅ ｏｎ ＳＮ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ｓｏｍｅｏｎｅ

改编自 Ｙｕ ＆
Ｃｈｕ（２００７） ［７５］

访谈

社交结果期望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

ＳＥ１

通过社交网络将知识分享给朋友，我能获得更多的认可和

尊敬

Ｉｆ Ｉ ｓｈａ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 ｏｎ ＳＮＳ， Ｉ ｔｈｉｎｋ Ｉ ｗｉｌｌ ｇａｉｎ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改编自 Ｋｉｍ，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１］

ＳＥ２
分享知识有助于更好地参与到网络社交

Ｉｆ Ｉ ｓｈａ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ＮＳ， Ｉ ｔｈｉｎｋ Ｉ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ｒｅ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ＮＳ

访谈

ＳＥ３
有助于塑造我的网络形象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ＳＮＳ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访谈

ＳＥ４
在社交网络上将知识分享给别人有助于维持社交互动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ＳＮＳ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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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因子 问项 参考来源

学习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Ｅ）

ＬＥ１
有助于我的学习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ＳＮ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ｍ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改编自 Ｈｓｕ ＆
Ｌｉｎ（２００８） ［７３］

ＬＥ２
能帮助我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

Ｉｔ ｈｅｌｐｓ ｍｅ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ｎｅｗ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

访谈

ＬＥ３
有助于整理我的思想、观点和见解

Ｉｔ ｇｉｖｅｓ ｍｅ 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ｍ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

访谈

知识成就感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ＫＡ）

ＫＡ１
能展现我拥有的知识、才华、技能等

Ｉ ｓｈａ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Ｓ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ｍｅ ｔｏ ｓｈｏｗ ｍｙ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ＫＡ２
我能从知识分享中获得成就感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ＳＮＳ ｃａｎ ｇｉｖｅ ｍｅ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
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ＫＡ３
能展现我的知识价值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ＳＮＳ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ｙ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ｗｏｒｔｈ

改编自 Ｙａｎｇ ＆
Ｌａｉ（２０１１） ［６２］

访谈

知识共享意愿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ＫＳＩ）

ＫＳＩ１
我愿意在社交网络分享我的知识、经验、想法和见解

Ｉ ａｍ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ｍ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ｓ ｏｎ ＳＮＳ

ＫＳＩ２
我愿意转发分享我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内容

Ｉ ａｍ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ａｔ Ｉ ｔｈｉｎｋ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ｏｎ ＳＮＳ

ＫＳＩ３
我愿意花费时间参与到社交网络的知识分享中

Ｉ ａｍ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ｓｐｅｎｄ ｔｉｍｅ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ｎ ＳＮＳ

改编自 Ｐｉ， Ｃｈｏｕ，
Ｌｉａｏ（２０１３） ［４６］

访谈

３．３　 预测试

问卷设计完成后进行预测试，参加测试的

人员包括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Ｄｕｂｌｉｎ 信息与传播学院的一名教授、一
名副教授、七名图书情报学博士生。 他们评估

了问卷问项对于测量变量的必要性和有用性，
确认所有因子都与相应的变量相关。 此外，参
与者还评估了问卷措辞和内容的正确性与恰当

性，基于他们的反馈意见调整问卷调查内容，以
避免误解或措辞不清。

３．４　 数据采集

问卷调查采用网络方式进行，中文问卷通

过问卷星平台制作，以微信转发的滚雪球方式

采集数据，采集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３—１８ 日，
共回收 ２１５ 份。 英文问卷借助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ｏｎｋｅｙ 平

台设计，通过 Ａｍａｚ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ｕｒｋ 众包平台

采集数据。 该平台被广泛地应用于信息行为

学、心理学等学科学术研究数据采集［２１，７６］ ，经证

实其数据可靠性与传统数据采集一致，补偿性

报酬并不会降低数据质量［７７］ 。 英文问卷设置用

户采集筛选项，国籍为美国和印度的用户才能

回答该问卷，每个成功提交的用户给予 ０．７１ 美

元报酬，采集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２９ 日，共
回收 ４０５ 份。 然后对回收的问卷进行鉴定与筛

选，所有问题均选择同一选项，或者问卷第二部

分量表缺失值超过 １ 个的均视为无效问卷。 根

据上述标准，共筛选出中文有效问卷 １７０ 份，英

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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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效问卷为 ３６０ 份，共计 ５３０ 份。

４　 数据分析及结果

４．１　 描述性统计特征

问卷调查样本的人口学统计特征及社交网

络使用时长如表 ２ 所示。 从性别构成看，所调查

的对象中男女样本数量占比约均等；以 ２０—３９ 岁

用户为主，且学历大多为本科及以上；中国、美
国和印度的有效样本量分别为 １７０、１８７ 和 １７３，

分布较为均等。 被调查用户每天在社交网络上

花费时长大于 ３ 小时的占比超过 ５０％，大于 １ 小

时的占比近 ９０％，说明调查对象的社交网络使

用经验较为丰富。 综合结果显示，调研样本的

用户分布较好，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具体分析。
社交网络分布统计特征如表 ３ 所示，可见，

微信已成为中国社交网络第一平台，几乎全部

被调查者都经常使用微信，其次为 ＱＱ 和微博，
经常使用视频类应用的用户占比近 ４０％，经常

使用在线问答网站、文档分享类、网络论坛贴吧

表 ２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及社交网络使用时长统计

控制变量 类别 百分比（％） 样本数量

性别

男 ５０􀆰 ７５ ２６９

女 ４８􀆰 ６８ ２５８

缺失值① ０􀆰 ５７ ３

国籍

中国 ３２􀆰 ０８ １７０

美国 ３５􀆰 ２８ １８７

印度 ３２􀆰 ６４ １７３

年龄

小于 ２０ 岁 ５􀆰 ４７ ２９

２０—２９ 岁 ４６􀆰 ６０ ２４７

３０—３９ 岁 ２９􀆰 ８１ １５８

４０—４９ 岁 ９􀆰 ２５ ４９

５０ 及以上 ８􀆰 ６８ ４６

缺失值 ０􀆰 １９ １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０􀆰 ９４ ５

高中、大中专、大学（未获学位） ９􀆰 ０６ ４８

大学本科 ５６􀆰 ２３ ２９８

硕士研究生 ２７􀆰 ３６ １４５

博士研究生 ６􀆰 ４２ ３４

每天花费在社交

网络上的时长

小于 １ 小时 １０􀆰 ５７ ５６

１—２ 小时 ３５􀆰 ６６ １８９

３—５ 小时 ４１􀆰 １３ ２１８

６—１０ 小时 １１􀆰 １３ ５９

超过 １０ 小时 １􀆰 ５１ ８

０６８

① 按照英文问卷习惯，部分问项设置了“Ｐｒｅｆｅｒ Ｎｏｔ ｔｏ Ｓａｙ”选项，按照缺失值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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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样本经常使用的社交网络分布统计特征

社交网络类型
中国（Ｎ ＝ １７０）

占比（％） 数量
社交网络类型

美国（Ｎ ＝ １８７） 印度（Ｎ ＝ １７３）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微信 ９８􀆰 ８２ １６８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８９􀆰 ８４ １６８ ８６􀆰 ７１ １５０

ＱＱ ６４􀆰 ７１ １１０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３２􀆰 ０９ ６０ ８３􀆰 ２４ １４４

微博 ４２􀆰 ９４ ７３ Ｔｗｉｔｔｅｒ ５４􀆰 ０１ １０１ ４３􀆰 ３５ ７５

博客 ５􀆰 ８８ １０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２６􀆰 ７４ ５０ ２９􀆰 ４８ ５１

网络论坛、贴吧类 ２１􀆰 １８ ３６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ｏｒｕｍｓ ２２􀆰 ４６ ４２ １５􀆰 ６１ ２７

文档分享类（百度文档、道客

巴巴等）
２１􀆰 ７６ ３７

Ｐｈｏｔｏ 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 Ｓｎａｐｃｈａｔ，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ｌｉｃｋｒ，
ｅｔｃ􀆰 ）

４０􀆰 ６４ ７６ ２８􀆰 ９０ ５０

视频类（快手、优酷、爱奇艺、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 等）

３８􀆰 ２４ ６５ ＹｏｕＴｕｂｅ ８１􀆰 ８２ １５３ ７７􀆰 ４６ １３４

在线问答网站（知乎等） ２５􀆰 ８８ ４４
Ｓｏｃｉａｌ Ｑ＆Ａ ｓｉｔｅｓ （Ｑｕｏｒａ， Ｙａ⁃
ｈｏ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Ａｓｋｖｉｌｌｅ， ｅｔｃ􀆰 ）

１１􀆰 ２３ ２１ １６􀆰 ７６ ２９

其他 ４􀆰 １２ ７ Ｏｔｈｅｒｓ ４􀆰 ２８ ８ １􀆰 １６ ２

类的用户占比均超过 ２０％。 相比而言，美国和

印度用户的第一社交网络是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其次为

ＹｏｕＴｕｂｅ；印度用户经常使用即时通信应用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的占比为 ８３􀆰 ２４％，远远高于美国用户

的占比；而美国用户使用照片类分享应用（ Ｓｎａｐ⁃
ｃｈａｔ，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Ｐ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Ｆｌｉｃｋｒ，ｅｔｃ􀆰 ）的比例要

高于印度用户； Ｔｗｉｔｔｅｒ、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Ｑ ＆ Ａ
ｓｉｔｅｓ 等的使用占比在美国和印度样本中较为一

致。 可以看出，虽然三个国家用户均使用多样

化的社交应用平台进行知识共享，但网络类型

是有巨大差异的。 中国用户使用的多为本土应

用平台，而美国和印度用户的社交网络平台有

很大的一致性。 这一结果可能与中国用户使用

中文网络平台，而美国和印度用户主要以英语

为应用语言有关。
对于四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共享行为，将问

卷测量的行为频率转换分值后的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中国用户利用社交网络平台最经常进行的

知识共享行为类型为 “ 转发分享有价值的内

容” ；美国和印度用户中，“对某些新闻、内容或

表 ４　 样本的知识共享行为类型统计

知识共享行为类型
转换分值∗

中国 美国 印度

发布原创内容 ４􀆰 ４６ ４􀆰 ７５ ４􀆰 ７７

对某些新闻、内容或知识进行

评论或参与讨论
４􀆰 ４８ ５􀆰 ０１ ５􀆰 ００

转发分享有价值的内容 ５􀆰 ０４ ４􀆰 ９２ ４􀆰 ９５

上传文档材料等 ４􀆰 ３２ ４􀆰 ７０ ４􀆰 ８５

　 　 ∗将频率“每小时几次、每天几次、每月几次、很
少、从不”对应转换为“７、６、５、４、３”数量值，计算各知

识共享行为类型的样本平均值。

知识进行评论或参与讨论”的得分最高，其次为

“转发分享有价值的内容”；中国用户“上传文档

材料等”这一知识共享行为的得分最低。

４􀆰 ２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分析本次调查样本的可靠性，对所搜集

的有效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 Ｒｅ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检验是指通过研究测验数据和结果的一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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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来衡量数据的可靠程度。
本文通过内部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和组

合信度（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来检验。 一般

而言，潜变量的 ＣＲ 值和 α 值应达到 ０􀆰 ７［７８］ ，检

验结果显示，本研究中各变量的一致性系数和

组合信度值均在 ０􀆰 ７ 以上，如表 ５ 所示，满足了

信度要求，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

性和可靠性。

表 ５　 信度及聚合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因子
中国 美国 印度

载荷 α ＣＲ ＡＶＥ 载荷 α ＣＲ ＡＶＥ 载荷 α ＣＲ ＡＶＥ

ＰＥ

ＰＥ１ ０􀆰 ８４８

ＰＥ２ ０􀆰 ８９７

ＰＥ３ ０􀆰 ８８３

０􀆰 ８５０ ０􀆰 ９０９ ０􀆰 ７６８

０􀆰 ８８９

０􀆰 ８８５

０􀆰 ８１８

０􀆰 ８３１ ０􀆰 ８９９ ０􀆰 ７４８

０􀆰 ８７３

０􀆰 ８６２

０􀆰 ８３７

０􀆰 ８１９ ０􀆰 ８９３ ０􀆰 ７３５

ＫＥ

ＫＥ１ ０􀆰 ８６８

ＫＥ２ ０􀆰 ８４７

ＫＥ３ ０􀆰 ７８９

０􀆰 ７８３ ０􀆰 ８７４ ０􀆰 ６９８

０􀆰 ８１３

０􀆰 ９１３

０􀆰 ８６９

０􀆰 ８３３ ０􀆰 ９００ ０􀆰 ７５０

０􀆰 ７７０

０􀆰 ８３０

０􀆰 ８５１

０􀆰 ７５１ ０􀆰 ８５８ ０􀆰 ６６９

ＡＬ

ＡＬ１ ０􀆰 ８９３

ＡＬ２ ０􀆰 ８７５

ＡＬ３ ０􀆰 ７９８

０􀆰 ８１８ ０􀆰 ８９２ ０􀆰 ７３３

０􀆰 ８８７

０􀆰 ８９９

０􀆰 ８１４

０􀆰 ８３５ ０􀆰 ９０１ ０􀆰 ７５３

０􀆰 ８７６

０􀆰 ８４６

０􀆰 ８１５

０􀆰 ８０１ ０􀆰 ８８３ ０􀆰 ７１６

ＫＡ

ＫＡ１ ０􀆰 ９２４

ＫＡ２ ０􀆰 ９１２

ＫＡ３ ０􀆰 ９１３

０􀆰 ９０５ ０􀆰 ９４０ ０􀆰 ８３９

０􀆰 ８３４

０􀆰 ８７３

０􀆰 ８３０

０􀆰 ８０５ ０􀆰 ８８３ ０􀆰 ７１６

０􀆰 ７９２

０􀆰 ８７２

０􀆰 ８４９

０􀆰 ７８９ ０􀆰 ８７６ ０􀆰 ７０３

ＬＥ

ＬＥ１ ０􀆰 ８５９

ＬＥ２ ０􀆰 ９２１

ＬＥ３ ０􀆰 ８９８

０􀆰 ８７４ ０􀆰 ９２２ ０􀆰 ７９７

０􀆰 ８５６

０􀆰 ８５２

０􀆰 ８０９

０􀆰 ７９０ ０􀆰 ８７７ ０􀆰 ７０５

０􀆰 ８６３

０􀆰 ８７５

０􀆰 ７９５

０􀆰 ８００ ０􀆰 ８８２ ０􀆰 ７１４

ＳＥ

ＳＥ１ ０􀆰 ８３３

ＳＥ２ ０􀆰 ８８６

ＳＥ３ ０􀆰 ８７９

ＳＥ４ ０􀆰 ８６９

０􀆰 ８９０ ０􀆰 ９２３ ０􀆰 ７５１

０􀆰 ７９１

０􀆰 ８４９

０􀆰 ８１３

０􀆰 ８４１

０􀆰 ８４６ ０􀆰 ８９４ ０􀆰 ６７８

０􀆰 ７６７

０􀆰 ８１４

０􀆰 ７９６

０􀆰 ７２８

０􀆰 ７８１ ０􀆰 ８５９ ０􀆰 ６０４

ＫＳＩ

ＫＳＩ１ ０􀆰 ８７４

ＫＳＩ２ ０􀆰 ８５２

ＫＳＩ３ ０􀆰 ８０３

０􀆰 ７９８ ０􀆰 ８８１ ０􀆰 ７１２

０􀆰 ８６７

０􀆰 ８９０

０􀆰 ８７５

０􀆰 ８５０ ０􀆰 ９０９ ０􀆰 ７６７

０􀆰 ８３７

０􀆰 ８６３

０􀆰 ８３８

０􀆰 ８０１ ０􀆰 ８８３ ０􀆰 ７１６

　 　 效度（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则包括内容效度和建构效

度。 由于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大部分测度项均

来自已有文献，部分问项结合访谈结果而设计，
因而具有内容效度。 建构效度主要通过聚合效

度和区分效度来检验。 聚合效度反映一个变量

的测度项之间是否具有高度相关性，主要测量指

标有因子载荷、平均方差抽取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
ａｎｃ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 分析结果表明，所有因子

载荷都大于临界值 ０􀆰 ７，所有变量的 ＡＶＥ 值均

大于 ０􀆰 ５ 以上，说明测量模型的聚合效度符合要

求，详见图 ５。 区分效度反映了不同变量的测量

项之间的相关性，评价标准是每个变量的 ＡＶＥ
值的平方根必须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

关系数。 如表 ６ 所示，三组样本的检验结果均

符合要求，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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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区分效度矩阵

ＰＥ ＫＥ ＡＬ ＫＡ ＬＥ ＳＥ ＫＳＩ

（中国）

ＰＥ ０􀆰 ８７６

ＫＥ ０􀆰 ５８５ ０􀆰 ８３６

ＡＬ ０􀆰 ５５７ ０􀆰 ４２０ ０􀆰 ８５６

ＫＡ ０􀆰 ４１９ ０􀆰 ６０７ ０􀆰 ３７５ ０􀆰 ９１６

ＬＥ ０􀆰 ４９８ ０􀆰 ５５６ ０􀆰 ４７８ ０􀆰 ５３７ ０􀆰 ８９３

ＳＥ ０􀆰 ４４４ ０􀆰 ４２０ ０􀆰 ５３２ ０􀆰 ６２１ ０􀆰 ３７２ ０􀆰 ８６７

ＫＳＩ ０􀆰 ５７８ ０􀆰 ４１１ ０􀆰 ６９０ ０􀆰 ４１７ ０􀆰 ５１３ ０􀆰 ６０５ ０􀆰 ８４４

（美国）

ＰＥ ０􀆰 ８６５

ＫＥ ０􀆰 ５６６ ０􀆰 ８６６

ＡＬ ０􀆰 ６７８ ０􀆰 ６４０ ０􀆰 ８６７

ＫＡ ０􀆰 ４４２ ０􀆰 ４４３ ０􀆰 ４０９ ０􀆰 ８４６

ＬＥ ０􀆰 ７１５ ０􀆰 ５２６ ０􀆰 ６８２ ０􀆰 ４９１ ０􀆰 ８３９

ＳＥ ０􀆰 ５０６ ０􀆰 ５９１ ０􀆰 ４９ ０􀆰 ６５３ ０􀆰 ５３５ ０􀆰 ８２４

ＫＳＩ ０􀆰 ６８４ ０􀆰 ６６３ ０􀆰 ７７４ ０􀆰 ４３１ ０􀆰 ６５９ ０􀆰 ５９９ ０􀆰 ８７７

（印度）

ＰＥ ０􀆰 ８５７

ＫＥ ０􀆰 ６９１ ０􀆰 ８１８

ＡＬ ０􀆰 ８１５ ０􀆰 ７０９ ０􀆰 ８４６

ＫＡ ０􀆰 ６６６ ０􀆰 ６８８ ０􀆰 ６７９ ０􀆰 ８３８

ＬＥ ０􀆰 ７１３ ０􀆰 ７２３ ０􀆰 ７１３ ０􀆰 ６６２ ０􀆰 ８４５

ＳＥ ０􀆰 ６４５ ０􀆰 ７５８ ０􀆰 ６９７ ０􀆰 ７２４ ０􀆰 ７５８ ０􀆰 ７７７

ＫＳＩ ０􀆰 ６８８ ０􀆰 ７６１ ０􀆰 ７８２ ０􀆰 ６９１ ０􀆰 ７３３ ０􀆰 ７７１ ０􀆰 ８４６

４􀆰 ３　 模型检验

在测量模型具有理想信度与效度的前提下，
利用偏最小二乘法（Ｐａｒｔｉａｌ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ＰＬＳ）对

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借助 ＳｍａｒｔＰＬＳ３􀆰 ０ 软件

进行操作，检验研究假设是否成立。 ＰＬＳ 算法适

用于中小样本量的结构方程模型［７９］ ，符合本研

究的样本量需求。 运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重复抽样方法

对三个国家的采集数据分别进行显著性检验，
抽样次数为 １ ０００。 结果显示，“知识共享意愿”
变量在中国组、美国组、印度组的检验中，其 Ｒ２

分别为 ０􀆰 ６７０、０􀆰 ７０１ 和 ０􀆰 ７４１，表明模型具有良

好的预测效果。 由于“知识共享行为”不是潜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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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转换分值作为该显变量的结果值。 在知

识共享意愿（ ＫＳＩ）与知识共享行为（ ＫＳＢ）的路

径检测时，将 ＫＳＩ 潜变量转化为显变量，然后将

两个变量中心化，利用回归分析检验其相关性

系数及显著性水平。 研究模型的路径系数与显

著性水平结果如图 ２ 所示，虚线表示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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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与显著性水平

表 ７ 展示了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 首先，社
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意愿显著正向影响其知识

共享行为（ Ｈ１ａ、Ｈ１ｂ、Ｈ１ｃ 成立）。 其次，在所有

动机因素中，内在利他动机和外在社交结果期

望动机均显著正向影响其知识共享意愿（ Ｈ４ａ、
Ｈ４ｂ、Ｈ４ｃ 成立，Ｈ７ａ、Ｈ７ｂ、Ｈ７ｃ 成立）。 对于其

他动机因素，在中国组、美国组和印度组的数据

检验结果中，有些被接受，有些被拒绝，说明存

在明显的调节效应。 具体而言，愉悦感对中国

和美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意愿均有显著正

向影响（Ｈ２ａ、Ｈ２ｂ 成立），而对印度社交网络用

户无显著影响（Ｈ２ｃ 不成立）。 知识自我效能动

机显著正向影响美国和印度社交网络用户知识

共享意愿（ Ｈ３ｂ、Ｈ３ｃ 成立），而对中国社交网络

用户无显著影响（Ｈ３ａ 不成立）。 学习动机仅对

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意愿产生正向显著

影响（Ｈ６ａ 成立，Ｈ６ｂ、Ｈ６ｃ 不成立）。

５　 讨论

本研究依据自我决定理论，通过文献回顾

与分析构建了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动机

模型，在不同文化视域下，选取中国、美国和印

度三个国家的社交网络用户作为研究对象，结
合焦点小组和问卷预测试确定了知识共享动机

及意愿各变量的测量因子，随后开展正式问卷

调查，数据调研发现，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社

交网络用户的知识共享动机对行为意愿有不同

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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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作用路径 路径系数 Ｐ 值 标准偏差 Ｔ 值 检验结果

Ｈ１ａ ＫＳＩ→ＫＳＢ ０􀆰 ４１３ ∗∗∗ ０􀆰 ０８７ ５􀆰 ８８２ 接受

Ｈ１ｂ ＫＳＩ→ＫＳＢ ０􀆰 ５１９ ∗∗∗ ０􀆰 ０８４ ７􀆰 ８８０ 接受

Ｈ１ｃ ＫＳＩ→ＫＳＢ ０􀆰 ３６５ ∗∗∗ ０􀆰 ０８１ ５􀆰 ０７９ 接受

Ｈ２ａ ＰＥ→ＫＳＩ ０􀆰 ２０１ ∗ ０􀆰 ０８３ ２􀆰 ４１５ 接受

Ｈ２ｂ ＰＥ→ＫＳＩ ０􀆰 １６９ ∗ ０􀆰 ０７４ ２􀆰 ２８６ 接受

Ｈ２ｃ ＰＥ→ＫＳＩ －０􀆰 ０４３ ０􀆰 ５４０ ０􀆰 ０７８ ０􀆰 ６１３ 拒绝

Ｈ３ａ ＫＥ→ＫＳＩ －０􀆰 ０５２ ０􀆰 ５４０ ０􀆰 ０９５ ０􀆰 ６１２ 拒绝

Ｈ３ｂ ＫＥ→ＫＳＩ ０􀆰 １５８ ∗∗ ０􀆰 ０６１ ２􀆰 ５６２ 接受

Ｈ３ｃ ＫＥ→ＫＳＩ ０􀆰 ２１６ ∗∗ ０􀆰 ０８９ ２􀆰 ４３３ 接受

Ｈ４ａ ＡＬ→ＫＳＩ ０􀆰 ３７１ ∗∗∗ ０􀆰 ０７５ ４􀆰 ９４８ 接受

Ｈ４ｂ ＡＬ→ＫＳＩ ０􀆰 ４２５ ∗∗∗ ０􀆰 ０７０ ６􀆰 ０６６ 接受

Ｈ４ｃ ＡＬ→ＫＳＩ ０􀆰 ３６７ ∗∗∗ ０􀆰 １０９ ３􀆰 ３５０ 接受

Ｈ５ａ ＫＡ→ＫＳＩ －０􀆰 ０７８ ０􀆰 ９１９ ０􀆰 ３５９ ０􀆰 ０７４ 拒绝

Ｈ５ｂ ＫＡ→ＫＳＩ －０􀆰 ０６８ ０􀆰 ２０５ ０􀆰 ０５３ １􀆰 ２６７ 拒绝

Ｈ５ｃ ＫＡ→ＫＳＩ ０􀆰 ０７５ ０􀆰 ４０６ ０􀆰 ０８７ ０􀆰 ８３２ 拒绝

Ｈ６ａ ＬＥ→ＫＳＩ ０􀆰 １９０ ∗ ０􀆰 ０９５ ２􀆰 ５０７ 接受

Ｈ６ｂ ＬＥ→ＫＳＩ ０􀆰 ０９２ ０􀆰 ２６７ ０􀆰 ０７８ １􀆰 １１０ 拒绝

Ｈ６ｃ ＬＥ→ＫＳＩ ０􀆰 １３２ ０􀆰 ２２１ ０􀆰 ０９９ １􀆰 ２２４ 拒绝

Ｈ７ａ ＳＥ→ＫＳＩ ０􀆰 ３２６ ∗∗∗ ０􀆰 ０９１ ３􀆰 ４６６ 接受

Ｈ７ｂ ＳＥ→ＫＳＩ ０􀆰 ２１１ ∗∗ ０􀆰 ０７３ ２􀆰 ８７０ 接受

Ｈ７ｃ ＳＥ→ＫＳＩ ０􀆰 ２４６ ∗∗ ０􀆰 ０８８ ２􀆰 ７１１ 接受

５．１　 知识共享意愿与知识共享行为的作用关系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国组、美国组

还是印度组，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意愿都与

知识共享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知
识共享行为意愿不受地区、文化视域的调节，知
识共享意愿越强烈，转化为知识共享行为的可

能性就越大。 这一检验结果符合计划行为理论

和理性行为理论关于行为意愿的解释：人的行

为意向是人们打算从事某一特定行为的量

度［４４］ ，个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行为意

愿合理地推断［８０］ 。 意愿可以被看作是行为最重

要也是最直接的前因。 因此，从实践的角度来

看，要想促进社交网络知识共享，首先要激发知

识共享意愿，并提高意愿程度。

５．２　 内在动机与知识共享意愿的作用关系

研究模型检验了四个内在动机：愉悦感、知
识自我效能、利他、知识成就感。 无论美国、中
国还是印度组用户，在所有内外在动机中，利他

动机对知识共享意愿的相关路径系数都是最高

的， 均能在 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 的 水 平 上 呈 现

０􀆰 ３６７—０􀆰 ４２５ 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利他是知识

共享最重要的动机。 这一研究结果与 Ｏｈ 对网

络健康类用户［２１］ 、Ｈｕａｎｇ 等对虚拟团队［８１］ 、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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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Ｃｈａｎ 对高中生网络用户知识共享［８２］ 的研究

结果一致。 社交网络环境中，用户可以自由来

去，社交结构往往处于弱关系状态，需要某种因

素将用户粘合在一起，以便维持网络社交活动

并使用户愿意留在网络中。 在网络环境中，利
他动机的用户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和通信技术与

他人保持联系，利用这些技术来表达他们的知

识并帮助他人［８３］ 。 因此，利他动机成了这种网

络亲社会行为的粘合剂。 社交网络环境的知识

共享往往不存在任何来自外部的物质或精神奖

励，而拥有利他动机的用户，其知识共享是为了

帮助他人，并非获得报酬，行为的产生是来自于

自身的利他动机。 利他动机可以使我们理解为

什么人们会自愿付出时间和精力进行知识共享

以帮助别人。
模型检验结果表明，知识自我效能与知识

共享意愿的关系受到国别因素的影响，即受用

户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调节。 对于中国组用

户，知识自我效能与知识共享意愿之间并无显

著相关关系。 而对于美国组 （ β ＝ ０􀆰 １５８， Ｐ ＜
０􀆰 ０１）和印度组用户（ β ＝ ０􀆰 ２１６，Ｐ ＜０􀆰 ０１），知识

自我效能都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共享意愿。 这一

研究与 Ｍｉｔｔａｌ 和 Ｄｈａｒ 针对印度员工知识共

享［８４］ 、Ｏｈ 针对雅虎问答网站用户知识共享［２１］

的研究结果一致，与王子喜和杜荣对中国虚拟

社区网络用户［８５］ 、张嵩等人对中国在线问答网

站用户知识共享［８６］ 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本文研

究结果表明，社交网络用户所在的国别特征调

节知识自我效能与共享意愿的关系。 对于美国

和印度用户来说，当其知识效能感较高时，对自

己能提供有价值知识的信心也越高，进而更加

愿意进行知识共享而展现自身拥有的知识。
愉悦感对中国组（ β ＝ ０􀆰 ２０１，Ｐ ＜ ０􀆰 ０５）和美

国组（β ＝ ０􀆰 １６９，Ｐ ＜０􀆰 ０５）的用户知识共享意愿

都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印度组用户而言，
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愉悦感包括

两个方面：享受知识共享行为本身带来的乐趣，
享受通过知识共享帮助他人。 与 Ｍｏｇｈａｖｖｅｍｉ 等
人［８７］ 、Ｌｉｎ［８８］ 、Ｋａｎｋａｎｈａｌｌｉ 等人［８９］ 的研究界定有

所区别，本研究的愉悦感与利他愉悦是有区分

的，愉悦感仅指前者，即享受知识共享行为本

身。 本文的研究与 Ｈｓｕ 和 Ｌｉｎ 对中国台湾地区

博客用户［７３］ 、Ｋｉｍ 等人对美国大学生社交网络

用户［１］ 的研究一致。 对于中国和美国社交网络

用户，参与知识共享的动机之一，是他们对此行

为感兴趣，将知识共享作为一种娱乐休闲活动，
或者作为爱好，乐于参与其中，与他人共享各种

信息、内容和知识。
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对于三个国别的用户，

知识成就感与其知识共享意愿之间均不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 社交网络用户的知识共享行为本

身受网络特性的影响，具有关系社交性、时间碎

片化、地域分散性、知识多样性等特征。 本研究

对知识成就感的检验结果与 Ｙａｎｇ 和 Ｌａｉ 基于维

基百科的研究结果［６２］ 不同。 维基百科的知识性

较强，参与者能从对百科知识的贡献中获得成

就感。 而对于社交网络而言，各种各样的知识

及原创内容均可用来共享与交流，从中获得知

识成就感并不是用户参与共享行为的主要

动机。

５．３　 外在动机与知识共享意愿的作用关系

研究模型检验了学习和社交结果期望两个

外在动机。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习动机仅对

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相关

影响（β ＝ ０􀆰 １９０，Ｐ ＜ ０􀆰 ０５）。 这一结果可能与中

国用户将社交网络作为学习工具有关。 尹睿和

彭丽丽对 Ｗｅｂ ２．０ 个人学习环境的知识共享方

式的研究［９０］ ，以及张敏等对在线社交学习用户

知识贡献行为的研究内容［９１］ ，都表明利用社交

网络进行交互学习已经成为中国社交网络的普

遍现象。 这一现象与本文对中国组数据分析的

结果一致，学习是中国社交网络用户进行知识

共享的动机之一，二者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学
习动机越强，知识共享意愿越大，从而更能积极

地参与知识共享。
社交结果期望是研究模型验证的另一外在

动机。 无论对于中国组（ β ＝ ０􀆰 ３２６，Ｐ ＜ ０􀆰 ００１）、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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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组（ β ＝ ０􀆰 ２１１，Ｐ ＜ ０􀆰 ００１） 还是印度组（ β ＝
０􀆰 ２４６，Ｐ ＜０􀆰 ００１）用户，社交结果期望动机对知

识共享意愿的正相关路径系数都是较高的，均
能在 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１ 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的正相

关关系，说明社交结果期望是知识共享最重要

的外在动机。 这一结果与 Ｍｏｇｈａｖｖｅｍｉ 等人对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 户［８７］ 、 Ｃｈｉｕ 等 人 对 虚 拟 社 区 用

户［９２］ 的研究结论一致。 对于社交网络用户而

言，知识共享的结果预期包括在所处网络社交

圈里获得认可度、增强参与度、提升网络形象、
维持社交互动等。 对社交结果预期越高，越渴

望参与到社交网络中，其知识共享意愿也会越

强烈。

５．４　 国别的调节作用

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国别对动机与知识共

享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 尤其在愉悦

感、知识自我效能、学习等动机方面，调节作用

较为明显。 学习动机仅对中国社交网络用户的

知识共享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愉悦感对

中国和美国用户共享意愿有正相关关系，知识

自我效能对美国和印度用户共享意愿有正向显

著影响。
关于国别调节作用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有

两方面的解释。 一是社交网络平台不同，中国

用户使用的社交网络平台如微信、微博、ＱＱ 等

大多是本土应用软件，而美国和印度用户经常

使 用 的 社 交 应 用 诸 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Ｗｒｉｔｔｅｒ、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等。 这些社交网络应用平台在功能上

虽有共性，但却也有明显的不同。 网络应用平

台自身的特性会影响到用户的参与动机与行

为，也将影响用户利用这些平台进行知识共享

的动机与意愿。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与用户所处

地域文化背景有关，社会文化特征影响人际互

动与交往，也必然会对社交网络知识共享这一

互动行为产生影响。 本文的检验结果显示，三
个国别的数据中，社交结果期望的动机对中国

用户的影响最为明显。 中国组用户具有东方文

化特质，倾向于将自我看作是社会网络关系中

的一部分［９３］ ，更加注重社交结果期望。 而在以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强调个体的独

立性，重视那些能把自己和其他群体成员区别

开来的特质，鼓励个体表现和表达自我的独特

个性［９４］ 。 本文所选取的印度组用户是使用英语

并参与到西方流行的社交网络应用中的用户，
其行为会受到西方式文化价值的影响。 另外，
在本文研究结果中，知识自我效能对美国和印度

用户的知识共享意愿均有正向影响。 知识自我

效能是个体对自身知识的认知，通过知识共享行

为可以展示自身独特性和个人内在价值，体现了

西方以倡导个体独立性为代表的文化特质。

６　 结论

本文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社交

网络用户知识共享行为动机模型，包括愉悦感、
知识自我效能、利他、知识成就感四个内在动

机，以及学习、社交结果期望两个外在动机。 在

不同文化视域下，选取中国、美国和印度三个国

家的社交网络用户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

明：中国用户最经常进行的知识共享行为类型

为“转发分享有价值的内容”，美国和印度用户

以“对某些新闻、内容或知识进行评论或参与讨

论”为最重要的知识共享行为类型；三个国家社

交网络用户的知识共享意愿都显著正向影响知

识共享行为，利他和社交结果期望是最重要的

两个动机，知识成就感对知识共享意愿无影响；
其他动机受到国别特征的调节，如愉悦感动机

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美国用户的知识共享意愿，
知识自我效能显著正向影响美国、印度用户的

知识共享意愿，学习动机仅与中国用户的知识

共享意愿显著正相关。
本研究有助于从用户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下分析其知识共享行为动机的异同。 用户来自

不同的国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这
种特有的背景会以用户内在特质的形式影响个

体在社交网络上的知识共享行为。 从实践角度

看，作为知识管理者或社交网络开发者，鼓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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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参与知识共享活动首先要激发其行为意愿，
明确关键行为动机及对共享意愿的作用程度，
并根据用户的国别特征制定差异化的知识共享

动机激励机制。 同时，本文探索性地讨论了国

别调节作用的原因，即社交网络平台的不同特

性，以及用户自身的文化背景特质。 然而，个体

文化特质是如何影响知识共享动机的，还有待

进一步的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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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Ｋａｎｇ Ｍ， Ｓｃｈｕｅｔｔ Ｍ Ａ．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ｒａｖｅ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３，３０（１－２）：９３－１０７．

［５６］ Ｋａｎｋａｎｈａｌｌｉ Ａ， Ｔａｎ Ｂ 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３２．

［５７］ Ｗａｓｋｏ Ｍ Ｍ， Ｆａｒａｊ Ｓ． “Ｉｔ ｉｓ ｗｈａｔ ｏｎｅ ｄｏｅｓ”： ｗｈ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０，９（２－３）：１５５－１７３．

［５８］ Ｌｉｎ Ｈ 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

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７，２８（３－４）：３１５－３３２．

［５９］ Ｍｏｗｅｎ Ｊ Ｃ， Ｓｕｊａｎ Ｈ．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ｒａｉｔ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ｔｉｖ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１５（２）：１７０－１８２．

［６０］ Ｎａｍ Ｋ Ｋ，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Ｍ Ｓ， Ａｄａｍｉｃ Ｌ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ａｖｅｒ􀆳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ＧＣＨＩ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ｏｓｔｏｎ： ２００９：

７７９－７８８．

［６１］ Ｒｕｇｇｉｅｒｏ Ｔ Ｅ． 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Ｊ］ ．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０，３（１）：

３－７．

［６２］ Ｙａｎｇ Ｈ Ｌ， Ｌａｉ Ｃ 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ｉ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Ｊ］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３０（１）：１３１－１４２．

［６３］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Ｌ Ｓ． Ｍｉｎｄ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

［６４］ Ｙｕ Ｊ， Ｊｉａｎｇ Ｚ， Ｃｈａｎ Ｈ 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０７ ＡＣＭ ＳＩＧＭＩＳ ＣＰＲ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Ｓｔ． Ｌｏｕｉｓ，２００７：１４４－１５２．

［６５］ Ｅｉｄ Ｍ Ｉ， Ａｌ － Ｊａｂｒｉ Ｉ 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９９：１４－２７．

０７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五卷　 第二三九期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２３９

［６６］ Ｎｏｖ Ｏ． Ｗｈａ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ｎｓ？［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２００７，５０（１１）：６０－６４．

［６７］ Ｒａｆａｅｌｉ Ｓ， Ａｒｉｅｌ Ｙ， Ｈａｙａｔ Ｔ．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ｕｓｅｒ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 ／ ／ Ｃｙｂｅｒｃｕｌ⁃

ｔｕｒｅ ３ｒ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ａｇｕｅ，２００５．

［６８］ Ｂａｎｄｕｒａ Ａ．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６，４（３）：３５９－３７３．

［６９］ Ｂａｒｔｏｌ Ｋ Ｍ， 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 Ａ．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ｗ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２，９（１）：６４－７６．

［７０］ Ａｒｄｉｃｈｖｉｌｉ Ａ， Ｐａｇｅ Ｖ， Ｗｅｎｔｌｉｎｇ 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３，７（１）：６４－７７．

［７１］ Ｓｍｉｔｈ 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ｉｎ ２０１８［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８－０３－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ｒｇ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０１ ／ 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ｕｓｅ⁃ｉｎ－２０１８ ／ ．

［７２］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２０１６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０５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ｎｅｔ．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ｗｘｚｂｇ ／ ｓｑｂｇ ／ ２０１７１２ ／ Ｐ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３４８５９７５７９７８４０．ｐｄｆ． （ＣＮＮＩＣ．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ｎｉｃ． ｎｅｔ． ｃｎ ／ ｈｌｗｆｚｙｊ ／ ｈｌｗｘｚｂｇ ／

ｓｑｂｇ ／ ２０１７１２ ／ Ｐ０２０１８０１０３４８５９７５７９７８４０．ｐｄｆ．）

［７３］ Ｈｓｕ Ｃ Ｌ， Ｌｉｎ Ｊ Ｃ．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ｌｏｇ ｕｓａｇ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４５（１）：６５－７４．

［７４］ Ｃｈｅｎ Ｃ Ｊ， Ｈｕｎｇ Ｓ Ｗ． Ｔｏ ｇｉｖｅ ｏｒ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ｒｏ⁃

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４７（４）：２２６－３６．

［７５］ Ｙｕ Ｃ Ｐ， Ｃｈｕ Ｔ Ｈ．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ＣＢ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７，４４（３）：３２１－３３１．

［７６］ Ｂｕｈｒｍｅｓｔｅｒ Ｍ Ｄ， Ｔａｌａｉｆａｒ Ｓ， Ｇｏｓｌｉｎｇ Ｓ Ｄ．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ａｚｏｎ􀆳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ｕｒｋ， ｉｔｓ ｒａｐｉｄ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Ｊ］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１３（２）：１４９－１５４．

［７７］ Ｂｕｈｒｍｅｓｔｅｒ Ｍ， Ｋｗａｎｇ Ｔ， Ｇｏｓｌｉｎｇ Ｓ Ｄ． Ａｍａｚｏｎ􀆳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ｕｒｋ： ａ ｎｅｗ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ｙｅｔ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

ｔｙ， ｄａｔａ？［Ｊ］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６（１）：３－５．

［７８］ Ｓｅｇａｒｓ Ａ Ｈ．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 Ｏｍｅｇａ，１９９７，２５（１）：１０７－１２１．

［７９］ Ｒｉｎｇｌｅ Ｃ Ｍ， Ｓａｒｓｔｅｄｔ Ｍ， Ｓｔｒａｕｂ Ｄ Ｗ．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ＬＳ－ＳＥＭ ｉｎ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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